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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年前，蚂蚁搬入依山沿水的西溪路 Z 空间。入夜时

分，大楼的灯火照亮了昔日的“南宋古道”。西溪路也成为

与北京西二旗、上海张江相提并论的创业福地。

不久前，蚂蚁上市消息甫一公布，更让外界对大

楼里的蚂蚁同学充满了好奇。钱报记者深夜探访西

溪路上的蚂蚁 Z 空间，看看夜晚的蚂蚁到底是什么

模样。

6点在上海
9点已在杭州办公室

让酒店、麻辣烫和出租车告诉你
蚂蚁是怎样炼成的

灯火西溪路
温暖夜归人

本报记者 张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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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6日晚上9点半，黄龙体育中心边

上的足球场上灯火通明，两支队伍正在激烈

搏杀，场边站着200多个观众，还有身着短裙

的拉拉队助威，很像大学里的系队比赛。

“多好的机会啊，都没把握住。”坐在场

边，一边拔出护腿板，一边脱鞋子的臻里有点

遗憾，他所在的蚂蚁数字金融队，只获得了第

四名。他背着双肩包，穿着拖鞋，走出球场。

回到心隅酒店777房间，臻里冲了个澡，

来到门外的公共休闲区，搬来了一块黑板，几

个小伙伴已经赶来，一边吃着水果，一边开个

临时会议。饿了大家就点个外卖一起吃。

两年前，臻里还跟50个小伙伴在上海做

一家创业公司。后来，蚂蚁集团伸出了橄榄

枝，他们成为了蚂蚁的一员。他每周一都把

上海公司的事情安排妥当，周二到周四在杭

州蚂蚁总部工作，周五回上海。

“我们是半路加入蚂蚁的，之前是创业团

队，但我们感觉，蚂蚁除了体量大，本质上还

是一家创业公司，跟我们很合拍。”他感觉阿

里文化其实比较纯粹，他开的小组会，如果半

小时还没结束，直接会让大家回去好好想。

他说：“你有什么观点，直接列出一二三，大家

辩论一下，没必要浪费时间。”加入蚂蚁大家

庭两年，50人的队伍，只走了一个人。

蚂蚁开出的薪酬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

他们在蚂蚁做的是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我

们创业也是为了创造价值，现在融入蚂蚁，做

的事情很有趣，还很有价值，谁会拒绝这样有

乐趣的好工作呢？”

臻里的团队，平时不打卡，也不提倡加

班，全靠同学们的自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任

务目标，完成了就认真生活。“我们刚进来的

同学，也可以跟我辩论，几乎每天都在吵架，

讲出自己的想法，一条条写下来分析，有道理

就按照你的来做。”臻里感觉蚂蚁的管理很扁

平化，效率非常高。

蚂蚁的人都相信快乐工作，认真生活。

臻里说，蚂蚁的工作很艰辛，但绝不是那种机

器人式的生活，他一般高效率把活干完，再去

爬小和山或西湖边走一圈，这两个月，他瘦了

20多斤。

从上海到杭州
他在这里找到了家的味道

西溪路 546 号，距离蚂蚁 Z 空间 400 米的心

隅酒店，是很多蚂蚁出差人的最爱。

10月25日晚上11点多，亦妃拉着一个行李

箱，出现在酒店大堂。3 年前，她从一份稳定的

工作离职。当时，她同时拿到了两份offer，蚂蚁

给的薪水比另一家要低一些。“当时招聘我的主

管说的一句话让我选择了蚂蚁。他说，我相信这

份工作一定会给你不一样的挑战和空间！”

亦妃的工作状态基本是上海、杭州两地跑，

每周在杭州待两三天。“现在交通发达，沪杭之间

感觉没多少距离，我早上6点从家里出发，9点就

坐在杭州办公室，和从郊区去上海市中心上班差

不多。”几年下来，亦妃积下了几千张火车票，对

虹桥火车站和杭州东站如数家珍。“晚上打车可

以停在P10停车场，不堵车。”

每年的“双 11”、“五福”都是全员 ALL IN

的时候，这时候亦妃通常选择先在家陪孩子吃个

晚饭，再赶晚上 9 点的火车来杭州，到酒店基本

11点多。第二天一早，吃个早饭，顺手“薅”上酒

店黑色的刘海贴，去步行 5 分钟之外的蚂蚁 Z 空

间办公室。因为早上没有时间打理头发，很多女

同学直接贴着刘海贴就出门了。亦妃笑称这是

因为“程序员们不值得”。

“心隅的房间很抢手，如果不提前三四天预

订，只能靠临时捡漏了。”亦妃说，她喜欢双人床

房，可以跟同事“拼房”，晚上一起交流工作，还可

以一起追剧、聊八卦。和所有年轻女生一样，亦

妃和同事们都有无数个钉钉“薅羊毛”群，迪斯尼

拼群、医美拼群、内购群，当然少不了那个叫“毛

不易”的增发液团购群。

人还没到外卖已送到酒店，蚂蚁女同学爱“顺”刘海贴

作为干了8年的出租车司机，吉林人林海生

每到晚上 10 点多，就往蚂蚁 Z 空间或者更往西

的淘宝城去，因为那里大活多。

这几年，林海生深夜拉的蚂蚁人少说也有

近千人。林海生说，很多蚂蚁人出差不分时节，

有时候忙完了，赶深夜的红眼班机去另一座城

市。他拉的一位熟客，“上车双肩包边上一放，

一会就呼噜声响起来了。”

每到深夜，Z空间附近都会停满等待趴活的

出租车和网约车，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蚂蚁人扎

堆下班的时候。林海生感觉蚂蚁人有时候爱较

真，想着改变世界，有点像在象牙塔的年轻人。

出租车司机凌晨Z空间趴活，客人上车后经常打呼噜

在蚂蚁边上的林小鹿麻辣烫，晚上 8 点半，

叫号机显示已经到了180号，意味着至少200多

份麻辣烫卖出去了。

“我们平时晚上 9 点下班，周末晚上 8 点半

就关门，因为靠近蚂蚁，大多数生意都围着蚂蚁

转。”店小二孙运一边点单，一边告诉记者，工作

日店里能卖180份左右，双休日可能只有40单。

店里主打慢熬了 10 个小时的高汤麻辣烫，

平时卖得最好的是虾滑、芋饺丸、骨头煲。晚上

8 点多会迎来外卖高峰期。“碰到加麻加辣的，基

本都是蚂蚁的同学点的，他们忙得差不多了，吃

点口味重的麻辣烫，提提精神。”孙运说。

楼下的麻辣烫，点双倍加麻加辣的基本都是蚂蚁同学

离蚂蚁Z空间近了，心隅酒店也沾上了蚂蚁

的气息。大堂经理艾文说，现在酒店共77间房，

工作日几乎没有空房，双休日倒是空房比较多。

这跟一般双休日更吃香的酒店不太一样。“住店

客人 70%甚至接近 80%都是蚂蚁的员工，他们

直接走协议价，相当于他们的宿舍了。”

艾文说，蚂蚁的同学给他的第一印象是，素

质非常高，他们住过的房间损耗率很低。另外，

蚂蚁的员工一般都是凌晨或者早上五六点钟来

住店，尽管早早定下房间，但睡不了几个小时。

艾文有时候也会碰到加班回来的蚂蚁人。

有一次早餐，有一个蚂蚁同学因为太累，居然吃

着就躺在沙发上睡着了。“有的同学，回来眼神都

透着疲惫，第二天一早又精神抖擞出去了。”

酒店住得久了，很多员工也不把酒店当外

人，洗漱用品、大瓶的洗衣液、洗洁精，都寄存在

前台。下雨时，还会电话酒店员工送伞。“他们也

把我们当朋友。”艾文说。

酒店的生意也随着蚂蚁的搬迁而有所起伏，

支付宝早年在黄龙办公的时候，周边的亚朵和假

日酒店，常年一房难求。搬到 Z 空间后，边上的

心隅和君亭又成了热门酒店。蚂蚁集团刚在之

江拍下了一块地，艾文说，老板也想去看看，那附

近能不能开高端酒店，就怕找不到合适的楼。

边上的酒店大堂经理都有花名，凌晨入住的客人更多

西溪路上的蚂蚁Z空间西溪路上的蚂蚁西溪路上的蚂蚁ZZ空间空间


